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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中国
迟一宁

一出生
烙印便是中国
黑头发 黄皮肤
血脉里奔涌着百家姓氏
一开口
唇齿间便跃动着华夏的平仄
和着长江黄河的涛韵
诉说国旗 国徽 国歌
那融入骨血的庄严
入梦 亦是中国红在流淌
红瓦 红联 红烛
南湖红船摇曳的星光
从此 这抹红色
便成了 灵魂的底色
扎下 挚爱的深根

爱中国 当溯
盘古开天的长河
探寻文明不灭的星火
爱中国 当辨
诸子百家的激荡
解读沃土沧桑的纹路
爱中国 当察
忠奸脸谱下的世相
文明长卷中的悲欢
在兼容并蓄的底色里
求证爱的真义
爱中国 需捧赤子之心
以勤勉为笔 热血为墨
抚平她行路的创痕
续写她动魄的传奇

爱中国 需有定力
任世界风雷激荡 我自信前行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巨龙昂首 不惧风雨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包容自信的中国 自有磅礴魄力
爱中国 不是悬浮的口号
是俯身的耕耘 是沉默的根系
无论身在何方
这颗心 跳动 只为东方
中国人爱中国 天经地义
爱中国 不仅要
读懂方块的骨骼筋脉
更要赋予她
四季蓬勃的力量
在奉献的长歌里
每一个炎黄子孙
都向着长城昂首 对着江河放声
我是中国人 我爱你 中国

邹白话

泥镇但凡认识邹白话的人，背后都
说他是个“白话篓子”。

“邹白话说的话，十句你只能信
两句。”

“谁信他的话，谁就会成个笑话。”
邹白话七岁那年，他爸在街头下象

棋，家里水缸空了，他妈等水做饭，邹白
话一路小跑找到他爸。

奈何老邹是个臭棋篓子，此时正为
一步险招皱眉苦思。

邹白话连喊七八声，他愣是没听
见。无奈之下，邹白话显露少年天才，
开启“白话”模式。

他扑通一声跪在棋盘前，哭着喊
道：“爸，咱家失火了，你快点儿回去救
火吧！”

老邹一把掀翻棋盘，起身三步并作
两步跑回家。家里哪里失火了？气得
他捉住邹白话就要打。

邹白话辩道：“家里没水做饭，我娘
火冒三丈，不是救火，是啥？”

老邹理屈，又怕老婆，想想也是，娃
子的话虽然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老婆
发起火来，那真是比火上房还要厉害几
倍哩。

还有一回，邹白话第二天要期末考
试，晚上他却还一直坐在那儿看电视，
他妈问他：“你的书看完了吗，还不抓紧
复习？”

邹白话头也不回地说：“妈，我都看
完了。”

考试成绩下来了，邹白话不出意外
地拿到了全班倒数第一。他妈揪着他
的耳朵问：“那天我叫你看书，你当时咋
给我说的？”

邹白话咧着大嘴，死活不吭声。
他妈加大了手上力度，再次厉声喝

问：“你倒是说话呀！”
邹白话眼泪鼻涕使劲儿往下流，一

边擦一边说：“你当时问我，我就说，妈，
我看完了。”

把他妈给气得哭笑不得。
还有一回，语文老师正在讲课，邹

白话趴在课桌上打起了呼噜，老师过来
叫醒他，问他在干什么？

邹白话瞬间清醒，他佯作生气地
说：“老师，你烦不烦呀？”

这句话把老师说蒙了。
邹白话振振有词：“你没见我闭着

眼睛在背课文吗？”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如此三番五次，每次他总能凭机敏

的反应和一张巧舌如簧的利嘴化险为
夷，同学们背后都叫他邹白话。他不在
意。又过了半年，他的名号彻底叫响
了，除了学校老师，连他爸妈都叫他“白
话篓子”。

“白话”，是泥镇土话，意指谎话。
细究起来，邹白话的“白话”也算不上撒
谎。怎么说呢，他只是爱和人开玩笑，
书面语类似“促狭”那种，不管你是年长
的，还是年幼的，他都会看人下菜碟来
几句，让你听了忍不住想笑，有时候又
会让你哭笑不得。

有一回，马眼镜和人聊天时提起邹
白话，有些可惜地说，邹白话这娃子真
是亏了。

有人问，他亏啥子？
马眼镜说，他要是肯上进，多读点

书，没准考个清华北大啥的。
其他人都点头附和，觉得有道理。

邹白话爸妈听了这话，分析一番，也觉
得有道理：自家娃子这么灵性，虽说没
读多少书，但凭着这股聪明伶俐劲儿，
走哪儿起码不会吃亏，如果有那么点儿
运气，说不定真能闯出点名堂来哩。

他们就给邹白话说了自己的想法。
初中没毕业，邹白话就回来在镇里

街上晃悠。这时候，他喜欢上了中街一
个姑娘，听他爸说要他出门去闯荡，立
马急了，死活咬紧牙关不松口，找各种
理由不出门。

他爸说，你不能这样天天啃老，再
啃下去老子只怕半点儿皮毛都没有了。

邹白话说，怪不得人家说有其父必
有其子，你可真是比我还会白话，我啥
时候啃过你半点儿皮毛？

他妈在旁边帮腔，儿子大了由不得
爹娘，孩子大了要闯荡四方。你要像那
歌里面唱的，娃子你大胆地往外走哇。

邹白话说，亏你还是个当妈的，心
咋就恁狠哩，还大胆地往外走，你俩这
是有多不待见我啊！他的嗓子眼儿里
像是塞了乱麻，眼泪也顺着脸颊流了
下来。

他把自己的表演天赋发挥得淋漓
尽致，哭着说，你俩要是实在讨厌我，干
脆把我标个价钱卖给别人得了。

没想到过了三个月，邹白话自己找
到爸妈，说他要出去闯世界。

他爸妈脸上不动声色，心里暗喜，
私下一打听，中街那姑娘和一个外地来
这里开修鞋铺的娃子好上了。邹白话
一腔深情付流水，悲愤难抑，要出走去
疗情伤。

眨眼工夫，邹白话外出打工两年

了，期间偶尔打电话报个平安，说在广
州工厂里站流水线。

又隔了一段时间，邹白话来信说到
了北京，在饭店端盘子。他爸妈问他，
挣的钱呢？邹白话只说，见了世面，长
了见识。

老两口明白，儿子在外面肯定混得
一般，说不定连糊口都成问题，他们有
心给儿子寄点钱，邹白话总是顾左右而
言他。

那时候，手机还不能视频，邹白话
说啥就是啥。老两口干着急也没办法，
有些后悔当初放他出去。可是开弓没
有回头箭，放出笼的鸟儿哪捉得回来，
由他去吧。

转眼又是三年，邹白话还是老样
子，撇着腔调说现在当了领班，前不久
刚谈了个四川的女朋友。

他爸妈听得恍惚，儿子出去四五
年，每次只能从电话里听听声音，现在
长成啥样子都不知道。邹白话的妈哭
着让他回来，邹白话说，他现在拜了师
傅学艺，不能半途而废，等到期满艺成
自然会回来。儿子谈女朋友了，还在学
手艺，这让老两口的心稍微踏实下来。

然而，泥镇人对邹白话说的话颇是
不信。有人说，邹白话这娃子撒谎扯白
越来越精熟了，连他爸妈都听不到他半
句实话。

渐渐地，镇上有人传出风声，说邹
白话在外面进了传销圈子，好像是当上
了小头目等等。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
有眼的，就跟亲眼看见一样。

邹白话的爸妈这下更着急了。关
于传销的事，他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
过，进到里面的人都被限制了自由，住
在小黑屋里，拉亲戚朋友投资入伙，按
比例提成，拉不到就要挨打受罚，严重
的连饭都没得吃，得病也没人管。

细想想，儿子电话打得通，说话时
神气活现，有两回好像还在批评别人。
老两口想驳回这些流言，又不知道跟谁
去说，如何去说。

又是半年过去了，突然，一天早上，
泥镇人端着饭碗奔走相告，说昨晚从电
视里看到邹白话了，满嘴的北京话，说
得那个顺溜。说的事都是吃竹子屙筲
箕——现编的，一串一串的不打半点儿
磕巴，旁边还有个人给他添油加醋找碴
儿，两个人一反一正，耍贫逗嘴，逗得台
下的人笑得东倒西歪。

马眼镜说，人家那叫相声，是艺术，
咋会是耍贫斗嘴呢？

劁猪匠朱洪升叹了口气，说，这娃
子，没想到还真凭嘴皮子吃饭了。

邹白话的爸妈也从电视里看到了
儿子的表演，是邹白话提前打电话给他
们说的。

老两口这下算是洗清了冤屈，携手
走在街上，昂着头，有点儿扬眉吐气的
架势。

走到哪儿，都有人指着老两口说：
“他们的儿子，说白话说上电视了，成明
星了。”

一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那
眼神很是复杂。

对了，邹白话现在还有个艺名，说
是师傅给起的，叫邹云展。

马保国

泥镇人都说马保国是个“闷头鸡”。
确实是。
马保国老实，再熟的人，他和人家

也无话，经常是抿嘴一笑，这笑里的含
义有打招呼，也有问候，还有其他吧。
熟悉他的人，也都不怪他。

马保国是陕西安康人，他和秀玲是
在广东打工时认识的，不知道他笨嘴拙
舌，咋就哄骗秀玲着了他的道儿。

马保国家兄妹三个，他是老二，爹
妈也没钱供他们多读书，他小学毕业就
出来打工了。好在他为人诚实，干活不
惜力，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

秀玲爹对这事不同意。他是不忍
看着自家姑娘从米箩跳到糠箩去。奈
何热恋中的秀玲死活认准了马保国，非
他不嫁，而且两个人先来了个生米煮成
熟饭。这就由不得秀玲爹了。

秀玲结婚没半年就生了儿子腾
飞。秀玲爹心疼自家闺女，张罗买下了
西街张老三的三间旧房，让他们搬到泥
镇居住。这下，马保国的干劲儿更足
了，他起早贪黑，仓库里扛粮食，汉江里
淘沙，工地上搬砖……只要有钱挣，马
保国哪样活儿都做，不挑不拣。

没过几年，马保国翻盖起三间平
房。没事的时候，马保国爱扛着腾飞
沿街乱走。腾飞骑在他脖子上，嘴里
喊着“驾驾”，或是“吁吁”，像个小小的
马车夫。

马保国脸上泛着笑，笑声不大，
甚至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有人欺负
马保国老实，故意逗腾飞，说，腾飞，
飞起来啊！

腾飞来劲儿了。小手拍打马保国
的头顶，一个劲儿地喊，驾驾驾！有点
儿快马加鞭的意思。

马保国配合腾飞的手势和喊叫，
“呜呜”叫着，风一样地跑起来。

实在跑累了，跑不动了，马保国想
停下来喘口气，腾飞玩得高兴，不依不
饶地喊，驾驾驾……

马保国喘着粗气，说，儿子，让爸歇
会儿。

腾飞一个劲儿地催，走，走！
马保国发挥他老黄牛的精神，扛起

儿子步履迟缓地走着。
这样的走法，腾飞自然不满意，他

哭起来，喊，跑，跑！
口拙的马保国不忍心让儿子哭，他

说，儿子一哭他心就疼。他就跑。这样
往往比搬一天砖还要累。

秀玲骂他死脑筋，他嘿嘿笑着说，
咱买不起玩具，这不是省钱嘛！

一转眼，腾飞高中毕业了，考了
个技校。读了半年，他死活不去了，
说是站车床，弄一身油，又脏又累，不
如不读。

马保国没深究，他只读到小学四年
级，儿子比他多读几年书哩。他是个知
足的人，他虽然很少和人说话，但是知
足常乐的道理他心里门清。只要娃子
走正道，穷点苦点都没啥。

腾飞在家玩了两年，就出去打工
了。没多久，腾飞回来说要和同学一起
创业，开店卖衣服。

马保国和秀玲商量后，觉得开个店
总比给别人打工强，就给了腾飞六万块
钱，这些钱是两口子这几年的积蓄。

过年时，腾飞回家，马保国问起他
店里的生意，腾飞漫不经心地说，亏了。

马保国一听就炸了。这可是他流
血流汗拼命攒下来的辛苦钱，连翻盖房
子都没舍得用，就这样亏了？

腾飞刷着手机，不耐烦地说，做生
意哪有一帆风顺的？

马保国忍着怒气问，人家做生意都
赚钱，到你咋就会亏本呢？

腾飞听出他爹话里的火药味，没好
气地说，你以为我愿意亏啊？

马保国“腾”地站起来，生气地说，
你个败家子，还我钱来！

腾飞更加不高兴了，说，你就是个
守财奴，钱有进有出，做生意有亏有赚，
哪能只赚不亏呢？

马保国几乎哭着说，六万呐，不是
六百，也不是六千，你就给我弄没了？

腾飞的火气也上来了，说，不就是
六万块钱吗，我将来还你六十万，六百
万，行了吗？

马保国说，你六百块都挣不到，还
六十万。败家子啊！他嚎啕大哭起来，
也不顾过不过年了。

正月初五，腾飞一不吭声地背着包
走了。

秀玲心疼儿子，和马保国大吵一
架。她回了娘家，提起这事儿眼泪直往
下掉。

小半年过去了，腾飞一直没有音
讯。马保国给他打电话，有时关机，有
时通了也不接，发短信、微信也都是泥
牛入海。

两口子只好从腾飞的同学和朋友
那儿打听情况，也没有人说得清楚。行
吧，算你小子气性大，有本事不要这个
家，也不要你爹妈了。马保国这样对自
己说。

等马保国两口子再知道腾飞的消
息时，腾飞出了大事。

消息是腾飞的一个朋友传来的，说
是看腾飞的朋友圈，似乎看出腾飞有轻
生的念头。再一打听，说是腾飞一直在
外面租房住，压根没做啥生意，还欠下
一笔巨债。

马保国心急如焚，报了警，自己又
四处寻找。半个月无果，急得马保国想
要撞墙。

后来，马保国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让他去认尸，还需要做个DNA鉴定。

马保国听说DNA鉴定要花一万多
块钱，就拒绝了，他说，儿子屁股上的紫
红色胎记就是鉴定。

这个打击，一下子让马保国和秀玲
差不多老了十岁。独生儿子就这样走
了，今后的日子可咋过？话少的马保国
更不说话了，秀玲恨他守财奴，逼得儿
子的命也搭了进去，也不理他，两口子
几乎成了路人。

今年过年我回去时，听说了这些情
况，想上门去劝劝他们。

在街口，我碰到闹四，他说马保国
现在不出门干活了，一天三顿地喝酒。
之前，马保国酒精过敏，滴酒不沾。现
在，他喝了酒就在镇里的街上乱走，逮
住人就闲扯，像个话痨。

大家都心疼马保国，有人会耐着性
子陪他扯几句，看他一直止不住，赶紧
找个事由走开。背后人们会叹息：唉，
这个马保国！

谭弦子

老谭叫谭建文，外号叫谭弦子。
“弹弦子”本来是对唱戏时弹丝弦

人的一种称呼。到了泥镇人的嘴里，意

思却演变为某人说话、做事夸大其词，
胡说乱弹的意思。

人的名，树的影，由此可见。说好
听点，老谭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说不
好听点儿，是一个夸夸其谈之辈。

对于这个绰号，老谭早已习以为
常，只要是熟人，即便是泥镇街上的八
岁小孩，远远地喊他一声谭弦子，他也
只是微微一笑，并不发恼。有一回，郑
屠夫的小舅子从福州打工回来，这个
毛家梁的愣小子，听他姐夫一口一个
谭弦子，也跟着乱喊起来，老谭当场翻
了脸，这是哪儿来的小娃子，敢到泥镇
来撒野？

郑屠夫看事情不对劲儿，抖着一身
肥肉，转身甩了小舅子一嘴巴，说，我让
你乱喊，我让你乱喊。

那愣货不知道哪儿做错了，吓得
一溜烟儿跑回了家，从此不敢再来郑
屠夫家蹭饭，更别说找他姐姐偷要零
花钱了。

后来，有人说，这是郑屠夫和谭弦
子合伙做的套。谭弦子哈哈一笑，郑屠
夫笑而不语，任那些人私下嚼舌。

谭弦子是个能人。在泥镇，提起谭
建文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但你要提起谭
弦子，没有一个不晓得的。

这人，咋说呢，他不光上知天文，下
知地理，还能说会道，能掐会算。有一
回，谭弦子在街头卖弄他的拆字之术，
说是能通过一个字测出人的吉凶祸
福。卖彩票的桂圆想让他出洋相，说了
个“桂”字要谭弦子给“弹弹”。

谭弦子翻着眼皮，嘴里叽里咕噜念
叨了一会儿，然后对桂圆说，木生土中，
土掩树木，双土掩木，木难出头。你近
日有祸事上身，当心。

桂圆笑着问道，那你说我会有啥祸
事呢？

谭弦子眨着眼睛说，此乃天机，不
可泄露。

桂圆讥讽他，我看你就是在那超级
乱弹。

谭弦子睁开眼，说，祸事有大有小，
放屁挣断裤腰带是祸事，走路跌一跤摔
断肋骨、出门被车撞了也是祸事。

扔下这句话，谭弦子扬长而去。
桂圆看着谭弦子的背影，和围观的

人扯了几句玩笑，没当回事。
谁晓得，过了十多天，桂圆守店内

急，慌慌张张往街对面的公厕跑。出门
时，她不小心把对面来的劁猪匠朱洪
升撞倒在地。朱洪升当即就站不起来
了。几个人急急忙忙把朱洪升送到医
院，一拍片，朱洪升髋骨骨折，要换髋
关节。

从那以后，谭弦子名声大噪，但再
也没有人轻易找他算命，有事没事算什
么命呢？桂圆一时无聊，算个命，自己
搭进去几万块钱。

话说这天，谭弦子正在街头闲逛，
有个人拦住他，说要给他算一卦。谭弦
子一看，这人瘦高个，看起来五十多岁，
身上背着双肩包，估计是个外来客。

谭弦子心里有事，本不想搭理他，
但转念一想，找个乐子，放松一下也行，
顺便看看这人用啥手段来忽悠他，就答
应了。

瘦高个问了谭弦子生辰八字后，闭
着眼睛，掐着手指头，好一会儿，忽地睁
开眼说：

泥镇本是流水河，
河水浮沉波生波。
无事生非惹烦恼，
要想免祸莫甩锅。
四句话像是偈语，谭弦子听得心里

一惊。
他平时给人拆字算命，虽说是信口

雌黄，但那些所谓的“八字”“命理”，也
还略通一二。谭弦子知道有些话不能
乱说，有些事要有敬畏之心。

他连忙问，师傅，这话什么意思？
瘦高个耸耸肩，把背上的包放到地

上，说，你想知道？
谭弦子说，请师傅说明白点儿。
瘦高个说，命中只有半斗米，走遍

天下不满升。凡事不可强求。
谭弦子不知瘦高个这话是自语还

是叮嘱，但他知道算命的规矩，不该问
的不要问，该说的对方自然会说。他一
脸期待，等着瘦高个往下说。

瘦高个说，你这人土命，靠山山陡，
靠水水流，靠石头栽跟头，只有靠自己
才不会失手。

谭弦子家自打他太爷爷那辈起都
是土里刨食，估计再往上数十三代，也
是这样，没出过当官的，连读书人都没
出过个像样的，不靠自己能靠谁？这话
听得他有些泄气，心里对瘦高个轻视起
来。瘦高个半笑不笑，继续说道：

嘴是吃饭家伙，
手是挣钱根本。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一不当心祸上身。
听完瘦高个的话，谭弦子心里莫名

烦躁起来。
说来说去，瘦高个没一句好话，自

己好端端的听他瞎说什么呢。再一想

到自己随口而出的几句瞎话，弄得桂圆
给朱洪升赔了几万块钱医药费，心里也
有些懊恼。

谭弦子不想听瘦高个再说了，他从
身上摸出五十块钱塞进瘦高个怀里，扭
头径直回家了。

媳妇见他回来，有点儿奇怪。这人
平常出门不晃到天黑不落屋，今天咋就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再看谭弦子，躺床
上蒙着头，没听到半点响动。

女人上前扯开被子，见谭弦子睁着
两眼发呆，伸手摸摸他的额头，好好的，
便问，你咋啦？

谭弦子不语，仍是两眼盯着屋顶发
呆。过了三天，他悄悄拿了一万块钱丢
给桂圆。

桂圆不要，说撞人的事与他无关。
谭弦子说，钱是身外财，该舍得舍，

舍财免灾。
桂圆不明就里，看谭弦子说得坚

决，只好收下。
从那以后，泥镇上很少看见谭弦

子乱晃的身影了。有时，他爬上牛山
躺在山坡上晒太阳；有时，他到汉江边
去钓鱼，一坐就是半天，不声不响，像
个呆子。

后来，有人说，那瘦高个是桂圆的
一个亲戚，听说了桂圆的事，专门过来
找谭弦子的。也有人说，这是谭弦子造
了口孽，有高人专门来点化他的。

每次有人这么说，谭弦子都是夹着
钓鱼竿淡定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充耳不
闻。他朝汉江边走，影子落在地上，像
根晃悠的丝弦，没有半点声响。


